
《文化批判》祝词

成仿吾

一睡千余年的我们睁眼醒来，凡事落在他人很远很远的后

面。

百余年来的世界史上，我们“中华大国”只是被榨取与被笑

骂的对象；一叶一叶的历史上堆着的，尽是我们全民族说不出的

耻辱与痛苦。

这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来算一笔总账。

但是，干什么？从那里干起来？

“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革命的行动。”

现世界的构成，现世界的趋向，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形势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明瞭的问题。

这些尤其是我问题的简化，问题的把握，在动的状态中

们必须有的努力。

《文化批判》当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它将从事

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

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

将从（文化批判）明瞭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

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

火。



年 月停刊。郭沫若亦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彭康（ ）等，均是留日学生；成仿吾、、李初梨

、朱镜我（辑者和主要撰稿人是第三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

月年理论刊物， 日创刊于上海，主要讨论唯物史观、革命文学等问题。编

①原载《文化批判》创刊号。（文化批判》，月刊，是创造社后期重要的综合性

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

全国觉悟的青年，大家起来拥护《文化批判》！



《流沙》前言

我们在这里就用极简单的话来向读者诸君宣告。

但

世纪的中国的新文学家，不是闲散的中国式的文人，不

是浪漫时代的歌者，不是发梦的预言家，更不是忧时伤世的骚

人，而却是新生活中的战士，自然，我们不敢自命为文学家，

我们只愿做这斗争的走卒。

而所有的只是

读者诸君，你们在我们这里或者不能发现你们爱看的风花雪

月的小说，不能听见你们所爱听的情人的恋歌

粗暴的叫喊！但你听，霹雳一声何曾有什么节奏？卷地而来的狂

风何曾有什么音阶？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暴风骤雨的时代，我们的

文学就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

说，或者还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小孩子，自然就

不如老作家，但我们有的是热和力，我们相信惟有无产阶级才最

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惟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能有明

瞭的意识！ 这是我们的自信。

近代的文艺只是思想之一种形态

唤起阶级意识的一种工具。我

，有了思想，然后才有文学，思想上错误了的文学，我

们根本上就不需要它。所以我们在思想上有一致的倾向，在文学

上亦同样的应有一致的倾向，

，愿同我们携手们对于艺术的手法的主张，是

的，请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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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想你们现在亦正抱着满腔的热忱

无处宣泄罢。来，我们大家一齐举起鹤嘴斧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

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转过方向来，开辟这文艺的荒土！

月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于泾县的扉岭。年朱镜我，又名朱竞我，

年 月停刊。翰笙）、朱镜我、彭康、李一氓、成仿吾、黄药眠等。

月 日创刊于上海。以发表社会科学论文与文艺作品为主。主要撰稿人有华汉（阳

年①原载《流沙》创刊号。《流沙》，半月刊。创造社后期综合性刊物。

一月二十五日



《新月》的态度

徐志摩

　

？

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

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

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

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

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

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

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

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经大恐慌蹂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

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

的活动

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

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



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认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

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

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

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

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

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

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

彩，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

一感伤派

二颓废派

三唯美派

四功利派

五训世派

六攻击派

七偏激派

八纤巧派

九淫秽派

十热狂派

十一稗贩派

十二标语派

十三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

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

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

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康健与尊严两个原



健康与

里公然地进行

则。同时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一样在现代的大都会

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

买卖？但我们却不能因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不是不正当而默许它

们存在的特权。在这类的买卖上我们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

我们正应得觉到切肤的羞恶，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

在我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

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们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

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与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

尊严 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现象是新来的，因为连着别的东

西思想自由这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也是个反动的现象，因

此，我们敢说，或许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

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

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

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

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那本不关事，但

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恣蔓的尽有，这

里那里都是的，却不见了那刚直的与普盖的。这就比是一个商业

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据着整个

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

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

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当然的发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

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摘

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顾着一

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

我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效用有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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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

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

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

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

幽静的悲凉的清商。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

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

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

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

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

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

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

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

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

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

不意愿套上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

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

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

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

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

壅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

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

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践足的蹊



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那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

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聋了的，我们的头

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不否认这些

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

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审慎，我们更不能不磨厉我们的理智，那

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我们的感觉，那辨别真伪和虚实的本

能，放胆到这嘈杂的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

然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

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

族的活力还不曾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

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

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

都看得见，几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

着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茏。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

与想像？

但记忆与想像！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

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已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

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

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

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

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

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

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徬徨的人

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

我们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整的。支离的、偏激的看法，不论怎

样的巧妙，怎样的生动，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要走大路。我们

要走正路。我们要从根本上做工夫。我们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纯正的

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

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

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贩来的琐碎

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

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些绿腻，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蚋

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

重围。但它是在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见它

还是在那里汩汩地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

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

瘀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

心，忍耐。谁说这“一举手一投足”的勤劳不是一件伟大事业的

开端，谁说这涓涓的细流不是一个壮丽的大河流域的先声？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

生的尊严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

是在哪一天。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

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

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

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

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

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

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



我们想像中

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往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

且启示给我们的想像，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

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

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

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

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

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罢，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

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罢，

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

年。品 出版时间为

诗歌等作刊登小说、散文、，季刊，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一本文艺杂志《

模仿了黄皮书的形式，却很少人注意到，因为国内很少人看到过黄皮书。”“黄皮书”

近于正方形，封面上有用古宋体写着“新月”二字的黄签。据梁实秋回忆： 《新月》

开，也不是 开，而是按：《新月》的版式在现代期刊中很有特点，既不是

月停刊。年）、沈从文等。隆基、陈源（西

志摩、梁实秋等先后主编。主要发表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主要撰稿人有胡适、罗

闻一多、徐月创刊于上海年①原载《新月》创刊号。《新月》，月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独立评论》引言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

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为一致。我们

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

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

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

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

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

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保持一点独

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

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判断主张是难免错

误的。我们很诚恳地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有代售处。这是一份政论性刊物，以刊登政论为主，也刊登杂文、游记（丁文江的

月在北平创刊，天津、上海、南京、西安、兰州、武昌、开封、安庆等主要城市都

年①原载（独立评论）创刊号。《独立评论》，周刊，主编胡适、丁文江，



期上发表了反对日本筹划的“华北政权特殊月，《独立评论）第

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

《漫游散记》、《苏俄旅行记》）、书评、人物介绍等。《独立评论》出版时期正是日寇

加紧向我国侵略、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的时期，胡适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对这些方面

的“独立”看法。他在《我们可以等五十年》一文中说：“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

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目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的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

资格”，他举例说，比利时当年被德国占领后，四年后才得以复国；法国战败后，割

地两省给普鲁士，四十八年以后才得以收复，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年，

我们也许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了什么？”

他连续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再论学生运动》中说：“罢课

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只有拼

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功夫。”丁文江也发表了不少政论，在

月年 期上，丁文江发表了一篇长文《假如我

是蒋介石》说：“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

团结；⋯第二、我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

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年

月份复刊， 个月后，“七 七事化”的议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第二年

变”发生，即终刊。

胡适对创办《独立评论》的原因有如下说法：“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

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

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

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翁文灏、任叔永、陈衡哲等人。

又，《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中提到的“八九个朋友”，大致是指丁文江、

傅斯年、蒋廷



《现代》的始末

年 月

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

进。由于蒋介石的畏敌保命，不惜卖国投降，不久就和日本军方

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结束战争。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但

使上海的经济、文化、民生，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所有的文艺

刊物，几乎都停止了。

日本军队撤退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文化出版事业

正待复兴。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

刊物，以发展书局的营业。这家书局，在“

曾出版过

二八”战争以前，

种左翼文艺刊物，如《拓荒者》、《大众文艺》等，都

被国民党官方禁止了。在官方的压力下，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

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这个刊物，幸而被日本侵

略军的一炮轰垮了。

现在，这两位老板，惊心于前事，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

文艺刊物，于是他们物色到我。我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

有关系，而且我有过编文艺刊物的经验，他们以为我是最符合于

他们的期望的编者。当时，我和朋友们办的水沫书店已受战事影

响而歇业！我闲着无事，就接受了现代书局的邀请，为该书局编

辑一个大型文学月刊，刊名就叫做《现代》。

施蛰存

日，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



年 月第一期《现代》在 日创刊，当时是上海唯一

的文艺刊物。我在《现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

说明这个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

志”。又申明这个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

义或党派。”又说：“本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

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

面的。”这些话，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方面的政

治倾向，刊物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家现代

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它可以保证不再受

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阵营中的文艺刊物，几乎都是同人刊

物。以几个人为中心，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一个学会

或一个社，办一个刊物，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每一个刊物所

表现的政治倾向、文艺观点，都是一致的。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

点，政治立场发生分歧的时候，这个刊物就办不下去。《新青

年》、《少年中国》、《创造》，都可为例子。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

是雇佣关系。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

点。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按月出版，使门市维持热闹，连

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编的《现代》，如果不能满足

他们的愿望，他们可以把我辞退，另外请别人编辑。因此，在这

样的情况之下，我的《现代》绝不可能编成为一个有任何政治或

文艺倾向性的同人杂志。

年，已经有人讥

但是，许多人一向看惯了同人杂志，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

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花镜，对于我主编的（现

代》，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早在

讽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混血儿。谷非（胡风）在

《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来



年代的刊物，

评论《现代》上发表的创作小说，好像巴金、沉樱、靳以等作家

的创作都是遵循“第三种人”的理论创作的，显然他也把《现

代》看作“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了。解放以后，有些文学史

家、理论家，提到《现代》，有的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

物”，有的说是“一度以第三种人面目出现”，有的说它“提倡所

谓‘现代’观念”。我觉得他们中可能有人没有看到过全份《现

代》，只好望文生义地说一通。不过这也难怪，

今天已所存无几，一般人确是不容易见到了。

现在，上海书店愿意影印全份《现代》，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已成为文学史陈迹的刊物能向文学史家提供

研究资料，看看这个刊物在当时文学界的作用和意义，给一个不

多不少的评价。

合作

全份《现代》，共计出版了三十四期。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

二期，是我主编的。它们可以代表我的文艺态度。第三卷第一期

起，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十九期，是我和杜衡（苏汶）

，出了三期，维持不下去，随着现代

编辑的。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后，我和杜衡都辞去了《现代》编

务，并脱离了现代书局。书局也经过改组，换了老板。《现代》

由国民党派来的编辑主持

书局的歇业而废刊了。上海书店把包括最后三期的全份《现代》

都重印出来，可以说明，像《现代》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

的，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也还是要在挣扎中求生存，而最后

还是为国民党所不能容。

月年



年施蛰存曾向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谈及现代

①本文原是施蛰存为上海书店于

年第

年影印《现代》（全份）而写的序言，经

《出版史料》编者征得作者同意，于《出版史料） 辑上发表。《现代》，月

刊，主要以刊登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为主。

杜衡（苏汶）

杂志。

，原名戴克崇，还曾与施蛰存共同创办（璎珞》

年，杜衡与杨村人、韩侍珩创办《星火》杂志，对抗左翼文学。

③指 年 月起先后由李赞华等出任主编，《现代》改为综合性刊物，设有现

代论坛、国际政治经济、中国经济文化、中外文化消息、妇女问题、青年生活引导、

创作、书报评论等栏目。又，

书局和《现代》杂志，现摘录若干内容如下：“后来，由于某一种需要，杜衡加入

《现代》杂志，编辑为两个人的名字，这以后，《现代》就真正成了‘第三种人’的

杂志。在杜衡加入不久，我事实上已退出了，后来现代书局因洪雪帆与张静庐闹翻

分了家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张拿现款，洪分到店面和账面上的钱，其实账单上数字虽大，实际上根本

收不回钱，这样，洪雪帆就搞不下去了。这时，国民党就让徐朗西来当经理，这人

是上海流氓头子。李赞华、汪馥泉都编过《现代》。”“我和鲁迅是先通信，后认识

的，通信是我们办了水沫书店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时。”“刘呐鸥办水沫书店

时，冯雪峰常来，那时大家在考虑办些什么书刊，冯建议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丛书，还搞《新文艺》杂志。”见《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及其他》，载《鲁迅研究

资料》第 年版。

又，并请参阅本书的《我和现代书局》一文及该文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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